
“当今时代，很多成年人不读书，他们的
大部分业余时间在娱乐、社交、应酬中度过。
受父母影响，孩子们的阅读现状不容乐观。很
多孩子不喜欢读书， 他们的课外时间大多由
电子产品相伴。一部分孩子喜欢在网上、手机
上阅读， 读的大部分是网络小说、 玄幻小说
等。读这类小说的孩子往往不能健康成长，他
们在虚幻世界中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穿越时
空，久而久之，严重脱离现实，和现实社会格
格不入。”贾容韬感叹道。他是家庭教育专家、
网瘾戒除专家、2012 年中国家庭教育 “十佳
公益人物”，2013 年出版的《改变孩子先改变
自己》一书在没有任何营销宣传的情况下，靠
口碑传播，一年内销售 15 万册，成为家庭教
育图书中的一匹黑马。

在书中， 贾容韬将阅读作为家庭教育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 “十多年来，在我接触的上万个
家庭中，凡是阅读好书的孩子，大多有思想、有
定力，抗拒诱惑的能力比较强，在浮躁、喧嚣的
社会中，不容易迷失方向。 ”在他看来，阅读在孩
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惜，很多
时候并没有被很好地挖掘。

贾容韬举例：河南洛阳的程欢欢，小学四
年级，学习成绩中下等，语数外三科均在五六
十分徘徊。 贾容韬说：“我和欢欢接触后，发现
她阅读贫乏，基本没有课外阅读意识。 通过两
小时交流，我把她的读书欲望激发起来，并送
给她 3 本书———《爱的教育》《小王子》《草房
子》。从不太习惯到比较自觉，欢欢一个多月读

完了 3 本书。回访时，我又送给欢欢 5 本书，她
爱不释手，两个月左右又读完了。 ”读完 8 本
书，欢欢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脸上有了笑
容、喜欢说话了、作文写得顺手了、比较爱学习
了。最令父母高兴的是，不到一个学期，欢欢学
习成绩提高了几个档次，语文、英语都在 90 分
以上，数学几次考试均为 100 分。 父亲感到诧
异，读书能有这么神奇？ 他拿起孩子读的书研
究起来，读了一部分，心服口服了，这些书写得
如此好，经常读，孩子怎么会不进步呢？尝到甜
头，父母开始主动给孩子买书。

很多家长， 只有在孩子背离既有的成长
道路时，才手足无措地寻找良方。问题孩子中
沉溺网络的有之，成绩倒数的有之，学习不在
状态的有之。 当今时代，充满各种诱惑，很多
成年人还抗拒不了， 何况一个涉世未深的孩
子。 所以贾容韬在帮助这些孩子时必不可少
的一个步骤就是给他们列出书单。 书本不是
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但是却是帮助成长的
重要推手，孩子需要书本来汲取营养。 “高明
的教育是不着痕迹的教育， 家庭教育最忌讳
说教。 ”贾容韬说道。 孩子需要书本来陪伴成
长，父母更需要书本来丰富内心。引导孩子阅
读这件事很重要， 如果父母简单粗暴要求孩
子读书，“牛不喝水强按头”或者老生常谈、频
频说教，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只有父母成为
孩子的榜样，才能潜移默化影响孩子，在对孩
子的教育上才能得心应手。

在这一点上，贾容韬也给出了教育方面的
建议：家庭创造阅读氛围，优质图书家中常见；
父母用心阅读，积极与孩子交流心得；为孩子
创造亲近图书的机会，比如经常逛图书馆。

《红楼梦》的影响何其大，而《金瓶梅》在
多数人的阅读印象中只是关乎情色。

而格非在新书 《雪隐鹭鸶：<金瓶梅>的
声色与虚无》 没有出版之前就表现出他一贯
的自信， 两年前我对格非长篇小说 《春尽江
南》采访时，他就透露，这本关于《金瓶梅》的
著作“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序言中格非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金瓶梅》
的看法缘自 20多年前与作家和评论家为《金瓶
梅》与《红楼梦》的优劣发生的一场争论。 批评家
朱伟那句“不管怎么说，《金瓶梅》都要比《红楼
梦》好得多”的断语，使“红迷”格非深受刺激。

可是他不会偏执地维护已有的论断或观
点。在仔细读完《金瓶梅》之后，他对朱伟的断
语，产生了“秘密的亲切感”。

这种“亲切感”在多年来的阅读与体味中
像藤蔓般密密匝匝铺延开来， 变成不得不说
的故事。 没错，是故事。 他那么一个会讲故事
的人，解析《金瓶梅》自然别有一番情趣。

“白色的鹭鸶站在雪地里，不认真观察，很
难发现它的存在， 而只有等到它飞起的一刹

那， 你才会惊呼原来雪地里还藏着这么一只
鸟。 ”雪地里的鹭鸶趴了多久？ 也许自明朝万
历年间就在了， 已经固化为因年代久远而模
糊的雕塑， 而在格非带有体温的阅读与书写
中，鹭鸶复活了，它飞起的刹那，也许有疑惑，
也许有惊诧，也许有更多的“以为”是神话。

这一切也许都在格非的预料之中。
他说，“雪隐鹭鸶飞始见， 柳藏鹦鹉语方

知”代表一种意象，包含很多民间智慧。《金瓶
梅》写人情世故，平时大家笑脸相迎，人情中
尽是那些“仁义礼智信”，人与人之间那种背
叛、欺骗和倾轧，不到万不得已是看不见的，
但当你看见时一切都太迟了， 书名 “雪隐鹭
鸶”就象征着人情的险恶。

这是我们多数人在阅读《金瓶梅》时没有
的体会。 格非能如此深入地体悟《金瓶梅》作
者的洞察力，足以证明，除却他本人有非常的
洞察力之外， 更多的是他的思想抵达了作品
的奥妙与本质。

《金瓶梅》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关照
格非说，《金瓶梅》 的阅读令他既佩服又

惊奇。 “《金瓶梅》在叙事技法上太精彩了，很
多东西《红楼梦》都不具备。在那个年代，道德

有其特殊的现实条件， 我不能到处说 《金瓶
梅》有多么好，别人会用怀疑的眼光看我，所
以我们周围爱看《金瓶梅》的人聚在一起，产
生了一种不能言说的心领神会的感觉。 ”

这种感觉当然不能替代他对于《红楼梦》
的评价。 《金瓶梅》中有很多东西《红楼梦》没
有继承。所以在格非看来，《红楼梦》更多的是
一种描写青春期的诗意作品，《金瓶梅》 则是
扎根于现实土壤，更辛辣、更自然，也更虚无。
“后世很多研究者都说《金瓶梅》为《红楼梦》
提供了蓝本，于是忽略了《金瓶梅》在文本上
的开创性和复杂性。”格非说，他写这本书，就
是想揭开这种被遮盖的文本价值。

很多时候，不是不够聪明，也并非没有
洞察力，而是欲望所困，成为透视真相的雾
障。 格非每次阅读《金瓶梅》都非常伤感。 因
为他发现 400 年前的人情和世情，到了今天
没有什么区别，中国从清代开始，就经历了
太多的思想政治变革，但是基本的人情内核
依然相似度很高，而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情
世故上可能比《金瓶梅》的时代更糟糕。 “你
不得不在一种很悲伤的情绪中去思考，什么
原因导致这么多年来， 社会的内核依然没
变？ 对法律的悲观、对人情的冷漠，对功利的
追求，而且追求功利时对任何东西不管不顾
的决绝，《金瓶梅》的笔触实在是太冷了。 ”格
非在阅读中， 不止一次会产生一种恍惚感，
他觉得这似乎不是历史小说，而是一本跟当
今社会现实有复杂关系的书，《金瓶梅》中的
生活远远没有结束。

先锋小说退场之后
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格非陆续发表了《敌

人》、《边缘》、《唿哨》等，成为先锋文学阵营里
的标志性作家。 他的文字带着一种淡淡的忧
郁和优美的诗意， 让人不由自主地裹进江南
小镇弥漫的雾气。从《迷舟》、《褐色鸟群》及至
《欲望的旗帜》， 格非所编织的故事四溢着游
戏且无序的“弥天大雾”，甚至被定性为“中国
当代文学史上最玄奥的作品”，和余华、苏童
等一道被贴上“先锋小说家”的标签。

但是到了 《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格
非缓慢且从容地沉浸于语言的古典意境之
中 ；尤其 《春尽江南 》的完成 ，“乌托邦三部

曲”画上了句号，格非的写作如同绵绵春雨
的间隙出现了灿烂的阳光，由虚幻走进现实
批判，先锋作家的锐利转向内心强大而痛苦
的自省。

这种自省无疑是有缘由的。是随着写作的
深入， 格非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试
图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能性。 “我发现西方很
多学者谈到中国小说和文化都非常谨慎。比如
热奈特，他会特别强调说：我的理论不包括中
国小说。 他们看待中国小说非常尊重，作为另
案处理。 相反，国内还有很多人不觉得我们的
文化有特性，认为中国小说是垃圾，要扫除。 ”

在王元化的推荐下， 格非从钱穆的清代
学术史一直看到《史记》和《左传》，中国传统
文化给予他无比丰厚的滋养。他发现，中国的
叙事和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 中国大部分作
家，哪怕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也从中国
传统古典文学中得到滋养。 在长达十年的反
思与沉淀之后，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首部
《人面桃花》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他认为，
作家不能单纯做社会的观察者， 还要提供某
种意向性的东西。 如果说，上世纪 80 年代的
文学还具有批判性的功能， 作家在某种程度
上承担着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那么到了上
世纪 90 年代，学院化体制开始坚固。 文学到
底承担什么功能，需要重新思考。

缘于和格非以往作品叙事方式等各方面
的转变， 有人将这部作品称为先锋文学 “退
场”的标志。 而此后也有读者认为，作为三部
曲，《春尽江南》与前面的《人面桃花》与《山河
入梦》有断裂。格非不以为然。他认为，其实作
家一生只在写一部作品。 即便是十年之前的
《敌人》， 也是讲述面对外界信心丧失的困惑
和恐惧。“所有的恐怖都来源于一种心理上的
东西，最大的敌人正是自己。 ”

我们的时代怎么了
写《欲望的旗帜》的格非，还在试图表达

某种理想化的东西。 这大概是同时代作家共
同的特点，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公共知
识分子的责任。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到底要
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作家开始重新思考。

萨特说，作家应该直接干预现实。 格非的
痛苦也在于此。以他的性格，应该再含蓄一些；

可是他洞穿了繁华底下的千疮百孔。 “当代的
问题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乱，一个社会乱，首先
乱在我们心里。 所以小说要有乱的样子。 ”

其实无论是小说还是近期的 《博尔赫斯
的面孔》、《雪隐鹭鸶》等作品，也隐含着他一
贯的写作追求： 不仅希望形式与文字上的好
看，更希望传达对生活的思考与感受。他的许
多小说都有着博尔赫斯的影子，如《马玉兰的
生日礼物》、《未来》、《时间炼金术》，等等。 而
《博尔赫斯的面孔》作为他早年的学术论文的
题目再次被移植，可见他的喜爱。而对于博尔
赫斯的认识与理解因岁月的沉淀和思考的积
累变得更为丰富。 这类随笔或可视作格非沉
重的写作之余相对轻松的调整。

他对同时代的作家， 认识非常清醒：心
灵比较敏感，但是经验相对贫乏。 如果一年
写两本，经验无法去支撑写作。 “我的习惯是
这样，大脑齿轮在转，转到热了，比较好用的
时候写作。 写完需要休息，再转快的时候，再
来写。 ”格非说，一定是 90%的理由说服自己
可以写，才去写，他从来不会贸然动笔。 在
《春尽江南》中，主人公谭端午是一个“和整
个时代作对”的人，反复阅读着一本《新五代
史》。 这同时也是格非喜欢的作品，他认同欧
阳修所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兴亡，而是人心。
他觉得，好作家的基本素质，是对国家、对世
界有独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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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人间的时光
科技变革的时代

本报实习生 花梦然 张晶晶

改变孩子还是改变自己
都要从阅读开始

宋 庄

“格非出了本书，居然拿《金瓶梅》和《红楼梦》比。 ”有人对此不解
甚至不屑。 面对争议，格非道出了自己的观点：

“《金瓶梅》中的人情世故远未结束”
《行在宽处》

冯仑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冯仑，商界思想家，带领万通前进 23
年，守正出奇，践行理想，筑梦踏实。 在挣
钱时，如何才能达到离钱近，离事远，离是
非更远的最高境界？如何才能有效地与他
人沟通、结交朋友、提高个人实力？民营公
司如何才能走出“原罪”？在处理政商关系
时，如何才能做到“常在河边走，从来不湿
鞋”？ 制度建设与效率优先在公司治理层
面如何考量？在多元化发展与专业化道路
上，管理者应当如何选择？ 在经济进入新
常态的当下， 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更加凸
显。 作为一位具有责任感、情怀与远见的
企业家，冯仑集数十年思想沉淀，以诙谐、
麻辣的文字对此给予了解读。

《文豪之家》

[日]高桥敏夫/田村景子 主编
王雯婷/孙莹双/王景 译

新星出版社

夏目漱石、 江户川乱步、 谷崎润一
郎、松本清张……从明治、大正到昭和，
他们是日本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本
书带您走进 36 位日本文坛巨匠的私生
活场所，去一探他们写作的舞台、卓越的
文字之源。 精美的图片，翔实的资料，编
者展示了文豪们各自不同的生活态度。
为了解一位作家、阅读一部作品，增添了
更具趣味的视角。 主编高桥敏夫，文艺评
论家、 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 田村景
子，早稻田大学、亚细亚大学讲师。

《时代的变换》

徐昊/马斌 著
华章图书

这是一部有深度和前瞻性的著作，它
从科技、媒介、人文三个既相互关联又渐
进影响的层面厘清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能帮助我们总结过
去，回顾互联网世界已经发生的；驾驭现
在， 看清移动互联网世界正在发生的；决
胜未来，预知信息世界尚未发生的，治愈
这个时代的“互联网焦虑症”。科技延伸媒
介，媒介更新人文，人文重塑商业规则。这
是信息时代进化的必然，更是信息时代发
展的主旋律。 沿着这一脉络，全书分为五
个部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大机遇、科技
在换代、科技延伸媒介、媒介更新人文、现
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平衡。

《神在人间的时光》

陈喜辉 著
中信出版社

“那里夜夜都有月光”， 希腊神话是
一个充满魅力的令人神往的世界。 希腊
神话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 同时对
西方的文化与生活影响深远。 陈喜辉的
希腊神话欣赏课在哈工大开设近 20 年，
每年选课学生近 2000 人。 从诸神的宏
观政治、微观情史到英雄的沉重命运、绝
顶悲欣，他驾轻就熟，旁征博引，巧妙打
通，生动叙述。 本书以课程讲义为基础，
在绝对尊重原典的前提下， 把纷繁的神
话重新编排，划分为圣山王族、在野神灵、
大地超人、伤爱飞情四大板块，解决了由
来已久的人神混讲、故事交叉的难题，而
献给诸神的生动绰号则让古老的神灵跃
然纸上。 阐释极富当代性、现实性和趣味
性，在毫无隔阂感的叙述分析中，解析故
事深处蕴含的人性秘密与文化意义。

我是工人的儿子 ， 我父亲是新中国第
一代建筑工人 。 在我还没上小学的时候 ，
他就开始远离家庭出去工作。 先是在省内
参与建设 ，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 ，他就奔
赴 “大三线 ”了 。 我 7 岁之后 ，一直到我父
亲去世之前 ，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恐怕不
会超过半年。 因为他每隔两年才有一次探
亲假，一次探亲假只不过 12 天，住到 12 天
他就走。 我下乡之后，我就见不到他了。 他
探家的时候 ，我不一定探家 。 我探家的时
候 ，他又不一定探家 。 所以父亲越来越变
成一个影子。

他 62 岁才退休，单位照顾，说梁师傅你
晚退两年吧， 你家困难啊。 他退休之后的工
资———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的退休工资，
不过才 46 元多。他拿到过的最高的工资是 62
元。 他的一生都交给了我们国家的建设，除了
“大三线”，还包括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大
会堂、历史博物馆，他都参与建设了。 他也作
为群英会的代表上过天安门。 在困难的时期，

我们没有水泥， 他发明怎么样用三种混合的
泥土，替代水泥。 当然我认为这肯定是代替不
了的，那个房子肯定挺危险的。 但是当时没有
水泥，没有办法。 在他去世前、弥留之际，他想
着告诉我，他的存折放在哪儿。 我说我知道。
我打开那存折，上面只有 6000 多元。 我曾把
他接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经常给他一些钱，
至少也给了他有 3000 元，但是他退休将近 10
年了，70 多岁去世，他的存折上也就只有这些
钱。

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的
人生。 我家没有住过所谓的公房，因为公房
不可能分到父亲名下。 后来的工人，就变成
了我这一代人，返城之后，顶替自己爸爸妈
妈的工作，叫接班。 他们上世纪 90 年代被
买断工龄。 当年，做工人做了那么长时间，

一两万元就买断了工龄。 买断之后，你以后
如果不能交上社保，你就没有退休金。 这对
许多家庭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好在我
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工人，
基本上都有退休金了。 后一代工人， 分两
种，一种是在国企。 那基本上是父亲辈，甚
至爷爷辈是工人，他接班当工人。 另一种，
更多的是农民工。 现在的工人，大部分在一
线工作的，已经不是工人的后代，而是农民
的后代。 农民工进城，变成了企业的工人，
或者是大学毕业后工作的工人， 工人的组
成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我们首先要关注
的无非是以下几点。

第一点是生产安全保障； 第二点是工资
收入提高；第三点是退休金待遇和医保待遇。

总体而言，国家应该感谢工人阶级。工人

阶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牺牲最大 ， 分享成
果最小。 这种情况是否完全没有改善呢？ 我
认为也不是的。 十八大以来，退休工人的工

资已经提高两次了。 尽管幅度都不大，但毕
竟说明， 这些存在的问题， 国家看在眼里
了。

我对工人阶级感情很深 。 怎么会不深
呢？ 我的许多作品都写到了工人。 在电视
剧 《年轮 》《返城时代 》中 ，都满怀深情地刻
画了父辈一代的工人形象。 以后我还会继
续创作表现工人阶级的作品。 作为政协委
员 ，我也会继续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福利大
声疾呼。

中国的工人们
梁晓声

后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 梁晓声就已经开

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整体思考， 这也是
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之外另一个重要写作
路径———具有作家个性化特征的梁晓声式
的政论文和杂文的写作。近期，中国工人出
版社出版了 《梁晓声说： 我们的时代与社
会》，这是该社梁晓声作品系列“梁晓声说”
第一部，之后将推出后续作品。

在本书中，梁晓声站在平民的立场 ，
以作家、思想者、学者等多维视角谈论和

分析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状况和
社会生态 。 他关注政治 、经济 、民生 、文
化 、教育等领域 ，笔端常带感情 ，直面社
会现实 ，反思文化传统 ，剖析国民性格 ，
倡导公平正义，高扬人文主义旗帜，言语
振聋发聩，思想直指人心。 是作家告别理
想主义之后高高举起的一面人文主义旗
帜。

上文摘自梁晓声先生在北京春季图书
订货会“《梁晓声说：我们的时代与社会》新
书发布会”上的演讲。

假如我们把小说看作是语言的迷宫，叙
事学就是寻找走出语言迷宫的指针。 《红楼
梦》的研究虽然已经汗牛充栋、繁富无比，但
作品的深刻思想、作者的主观意图是通过何
种叙事方法得以实现的则依然是未能穷尽
的话题， 这就涉及到了特殊的小说修辞，而
王彬的《红楼梦叙事》就是对这一特殊修辞
的研究。

叙事学的理论引入在我国已经不算太
晚，但却成果寥寥。原因在于人们依然不能将
叙事学转变成为研究小说的观念和方法，让
其发挥观念变革的威力。大多数命名为“叙事
学”的研究，实质是将叙事学研究统摄在传统
小说观念之下，假借其名而行之而已，对《红
楼梦》 以及经典小说的研究依然没有走出旧
有的格局，这样虽然叙事学貌似引进了、尝试
了，但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却是新瓶装旧酒、换
汤不换药。

王彬先生的《红楼梦叙事》则不然。 我认
为这本著作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在叙事学方
法的运用上、观念的变革上、文本肌理的缕析
上，具有叙事学所要求的“客观性”和“科学
性”，换言之也就是真正具有回归文本的召唤
意义，而这样的研究具有示范意义，从而为我
国文学研究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红楼梦叙
事》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此。

是的，《红楼梦》是一座语言迷宫。 比如
叙述者，为什么出现了“抄录者、整理者、评
阅者”等的不同？ 再比如时间，为什么有时
候作者将时间那样模糊处理而有的时候又
那么明确地肯定？ 一会儿是不知过了“几月
几时 ”，一会是 “至次日 ，乃是四月二十六
日，原来这日末时交芒种节”；再比如评价，
小说对人物的评价性语言， 为什么会常常
让我们感觉错位？ 贾政果真是“治家有方”
吗？ 王夫人果真是“宽厚仁慈”吗？ 袭人果真
是“贤袭人”吗？ 贾宝玉果真是“腹中草莽”

吗？ 特殊的修辞方法、时间和叙述的叠加，
构成了文本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其中对
“伪时间”、“不可靠叙述” 修辞技法的定位
揭开了谜底。 深刻的作品往往有复杂的构
成 ，它是 “曲折复义 ”的文本 ，而不是 “单义
直接”的文本。

王彬在借鉴西方叙事学的同时， 又将中
国的叙事方法与其相结合， 创造性地总结出
“动力元”、“漫溢话语”、“时间零度”与“伪时
间”等新概念与新方法，从而为《红楼梦》的研
究寻找到了新指针。王彬认为，方法创新实质
是观念创新， 新方法的密集出现自然意味着
“范式革命”的意义。 但是，有些人并不理解
“新概念”、“新范畴” 实际上是对新事实———
隐藏在背后的事实的揭示， 所以它所揭示的
文本新现象隐含着对文本认识的变革， 也不
是那么容易被消化的。

虽然《红楼梦》文本具有各种各样的“文
学性”和“技巧性”，虽然文本的语言构成一唱
三叹、曲折回环、首尾瞻顾、前呼后应，但是作
者的思想并不模糊或犹疑。 文本的构成肌理
延续着一种审美经验， 是作者达到审美表达
的手段，而舍筏登岸、得鱼忘筌，作者的意图
唤起我们的共鸣则毫无疑义。 假如《红楼梦》
文本是作者思想的直接呈露， 那么我们还会
反复揣摩、玩味和品鉴吗？ 再换一个角度，假
如作者的赞美、同情、哀叹、声援，总是与我们
的价值观、 人生理想相悖逆相矛盾， 那么阅
读、享受《红楼梦》还能让借他人酒杯、浇心中
块垒吗？

深入梳理与认真分析《红楼梦》，将其提
高到与时代相适应的水平，啃这个硬骨头则

依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埋头学术的人。 王彬
先生的努力即可以归为此类，他在对《红楼
梦》文学继承性的经验支持进行了科学的切
实剖析的基础上，指出《红楼梦》中的修辞方
法依然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接续绵延，只是被
我们忽略淡忘得太久了。 他说：“《红楼梦》的
叙述方式与当下小说依然保持着联系，依然
为当下的中国小说提供支持”。 是的，接通红
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的联系，让人们更多地从
“经验”上感受《红楼梦》的文本质地之美和
思想博大之美， 是一个应该认真对待的问
题，王彬在分析当代先锋派作家的创作时指
出，中国当下先锋派小说的许多叙事方法并
不一定宗源于西方，其实在《红楼梦》中就已
经存在，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罢了。 为了接
通红学与当代文学创作的联系， 更多地从
“经验”上感受《红楼梦》的文本质地之美与
思想博大之美， 王彬引用日本清少纳言在
《枕草子》 中的一段描写定子皇后的话来做
象征：“她穿着无可言喻的鲜红衣裳，身上层
层叠叠穿的尽是些光泽夺目的衣料子，可以
看见那光亮的琵琶上，披覆着多层次的美丽
绣端，那抱持着琵琶的神态委实令人神往！ ”
雕缋满眼的 《红楼梦》， 体现着作者怀抱别
具、层层叠叠的匠心，“探究《红楼梦》，研索
《红楼梦》， 对这些美丽的绣端逐层辨析，至
少对其中的叙事方法精细解析”， 古人与今
人，古之人的作品与今之人的创作并不可以
截然划分，在貌似寒冷的坚冰下面，流淌的
依旧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汩汩温泉与清澈溪
流，而这也正是王彬先生撰写《红楼梦叙事》
的重要原因。

用叙事学作《红楼梦》研究的指针
孙伟科


